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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植物崇拜中的神秘感应与神话传说

郭幼为

摘 要：宋代人与植物的交互影响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宋代人工培育植物进入繁盛期，形成了较为

独立的种植行业，一些草、木本植物如牡丹、菊花、芍药等品种愈出愈奇，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与时人的日常

生活联系日益紧密，此可看作宋人在物质层面对植物的驯化；另一方面，宋人常以植物变异来预示吉凶，来表

达天下承平、出将入相等价值取向，至于一个个怪诞不经的神怪传说则是宋人赋予植物以人格，让其代己立

言，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面相，建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此可看作宋人在精神世界对植物进行的驯化。纵观有

宋一朝，两个方面基本呈平行相向，互不干扰的状态。但如果精神方面过分透支植物的崇拜，出现了趋炎附

势、劳民伤财等不良现象，物质层面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则会站出来，挞伐时弊，戳破崇拜的幻象。借由人

类学的研究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文化现象，可一窥宋代民间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宋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参悟

古人与自然交互诠释的历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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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所著的《原

始思维》中开篇便解释了一种被称为“集体表

象”的观念形态，即它是世代相传的，且使集体

之中的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某种感情［1］5。加注

了特征的“集体表象”还是让人觉得似懂非懂。

奥地利心理学家 G·贾霍达便直言这种集体表

象“或多或少类似于今天的‘文化’”［2］175 注释。而

结合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对文化所下

的言简意赅的定义则可证明贾霍达的解释不

虚，“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

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

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如果文

化能够保证社会的延存并合理满足其成员的需

求，那么它就可称为是成功的”［3］242，261-262。中国

古时先民在驯化植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

感、观念意识便有上述集体表象的影子①。先民

们很早便通过植物的忽生或变异来揣度天意，

预测吉凶；但吉凶不定，未来不可测，加之植物

变异后千奇百怪的形状使得认识水平还很有限

的先民往往以“草妖”“木怪”来笼统解释其中的

奥秘。到了宋朝，万紫千红的花卉、千奇百怪的

树木在时人的精神世界里仍留下较为深刻的印

记。但也要看到这种植物崇拜的信仰传承之中

亦有裂变。王利华曾认为：“人类适应生态环

境、利用自然资源，是以一定的经验知识和思想

态度为基础的。”而这些经验知识和思想态度构

成了古代的“生态认知系统”，该系统包括了“实

用理性认知”“神话宗教认知”“道德伦理认知”

和“诗性审美认知”等四个主要认知方式［4］381-382。

宋人驯化植物过程中所形成的植物崇拜或可归

为“神话宗教认知”范畴②。对这种认知进行解

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

民间社会，而且对了解宋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窥

视自然事物之于古人的文化烙印也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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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人与植物的交互影响

宋代笔记小说《墨客挥犀》中有一则故事，

大意是：寇准迭遭贬黜，后死于海康，朝廷诏许

榇还洛阳。当寇准的棺椁路过公安县时，当地

人自发送葬，以竹插地，挂物为祭。孰料竹无根

而茂，百姓以为神，立庙于侧，祀奉甚谨［5］5。该

故事也先后被《类说》《竹谱祥录》《倦游杂录》

《青琐高议》《渑水燕谈录》《麈史》节引以及被时

人刘敞、王陶“各为文刻石志其事”［6］1366。可见

该故事在当时的影响较大。更为重要的是，“立

庙于侧，祀奉甚谨”的公安县百姓相信上天的旨

意会通过世间万物的变异或反常来昭示。这反

映了宋民赋予植物以生命，让具有人格的植物

替己立言，来表达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

陈涛曾以牡丹为例，推测人工栽培牡丹出

现的大致时间，得出“唐代是栽培牡丹发展的关

键时期，宋代是牡丹栽培技术体系发展的完备

阶段”［7］。事实上，宋时以牡丹为代表的观赏类

植物开始进入种植的繁盛期，在全国范围内形

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8］。当时的花卉种植技术

日益精湛，花匠对培育、嫁接等技术已驾轻就

熟；品种渐趋增多，一些名贵花卉如牡丹、菊花

之类品种已达百余种。品种的日新月异带来的

是花卉数量的与日俱增，动以亩计的种植面积

在一些花卉主产区已屡见不鲜［9］15，18。观赏类植

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得像牡丹、芍药等草、木本植

物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对时人的思想观念

亦产生影响。

观赏类植物品种的日趋多样，使得宋人有

底气对其进行优劣划分，宋人龚明之便将花喻

作客，贵客、清客与佞客、恶客之分亦能看出植

物在时人心中已有好坏之别［10］240。人世间，芸

芸众生有优劣之分，所以古人认为植物的大千

世界里也讲究尊卑顺序。邱濬将牡丹的各个品

种按后宫嫔妃等级进行排序，撰成《牡丹荣辱

志》［9］9-14。人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先民们认

为植物亦具有爱憎之情绪。宋人张功甫在《玉

照堂梅品》中便为读者勾勒了一枝爱憎分明的

梅花［11］5617-5618。无独有偶，邱濬在《牡丹荣辱志》

中亦描述了泾渭分明的牡丹花［9］13-14。

具有人格的植物亦为宋人鸣冤叫屈。如前

述寇准的故事，《青琐高议》便记录了其他版

本［12］1030-1031。该版本虽与实际不符，但既然能

被士人记录在册，想必流传甚广。在这个杜

撰的故事中，竹子变成了昭雪洗冤的关键。

而南宋洪迈所记亦是对之前流传故事的改

良［13］3041-3042［14］364-365。说的是有一个孝敬老人的儿

媳却遭人诬陷下狱，屈打成招后秋后问斩，行刑

之时将簪在髻上的石榴花交于行刑者，令其为她

取此花插坡上石缝中，指天立誓，“我实不杀姑，

天若监之，愿使花成树。我若有罪，则花即日萎

死”。后石榴花“已生新叶，遂成树，高三尺许，至

今每岁结实”［15］647，为妇洗刷了冤屈。此故事随

时代的变迁被加入了植物的元素，却演绎出相同

的结果，表达不同朝代中人们相似的是非观念。

二、宋代植物的神秘感应

布留尔将“‘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

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1］69。

马伯英先生也详细解释了上述“互渗律”的概

念［16］44。何裕民等则更进一步，认为布留尔的

“互渗”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感应相类同［17］19。

本文特采用何氏所解，即将互渗与感应相类

同。纵观宋代史料，就有许多植物感应的记

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完整记录了史上有名

的“四相簪花”。该典故被宋代典籍《后山谈丛》

《清波杂志》《墨客挥犀》《丞相魏公谭训》《西畲

琐录》等转录，可见影响深远。故事中“芍药一

干，分四岐，岐各一花，”与《宋书·符瑞志》中“芙

蓉二花一蒂”等较为相似［18］834-836，均显符瑞之

像，所以也就有了韩琦（魏国公）“开一会，欲招

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的雅事［19］241。该典

故也反映了当时士人阶层借花卉的变异来对未

来命运予以美好期许，反映出该阶层追求富贵

的期盼和封侯拜相的愿望。事实上，宋人将天

下太平、风调雨顺等诸种期许渗透在植物的变

异之中。上层统治者也自然是将四海升平、皇

权永固孕育在植物世界的特殊变化之中。《宋史·
五行志》中此类记述不绝如缕［20］1415，1416，1417，宋人笔

记小说中亦有不少记载［21］399［22］1848［23］5［24］240。在宋时

植物变异引来嘉祥的记录中，士人的价值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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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也最为充分。士人多借池中“莲生花双

头”［15］738-739“松颠生二毬”［15］270等植物变异来表

达科举中第的美好愿望。当然，士人更希望到

更大的舞台一展宏图，所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也就成了士人价值取向中的不二之选，也就有

了：地中忽生莲，后莲生不已，遂成大池，芡荷甚

茂，“入为大理评事”［25］183；杏树之上忽开蔷薇

花，一年之间，“四迁轶”［26］4122；梅接桃枝，无水自

繁，“有闺门之戚”“明年为淮漕”［15］627。

上述故事中的主人公，其心理行为是今天

大加挞伐的迷信心理，但正如贾霍达所言：“迷

信的信仰和行为是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无意识

心理过程中，并且都认为迷信不是一种昔日的

事物，或仅限于受较少教育的人们之中——它

事实上被看作每个人心理构造的一部分，在一

定的条件下，它很容易浮在表面。”［2］122迷信也可

算作一种心理行为，是时人“无意识深层结构中

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和因由”［27］序言 2。此类社会

心理行为不是即兴而发，而是经历上千年形成

的趋吉避凶观念印刻在时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

某种触发机制，在某一时间点受某物（比如某类

植物的忽生、变异等）的触动而开启。

三、宋代植物的神话传说

宋人王巩在《闻见近录》中录有千年树精显

身拜谒吕洞宾的桥段［28］21。该故事在宋人范致

明的《岳阳风土记》中也能见到，只不过范氏又

加入了树精求丹、洞宾赐诗的桥段，也就有了

“旧松枯槁，今复郁茂，得非丹饵之力邪”的猜

想。到了南宋，洪迈又在此基础上为该故事编

撰续集，让吕洞宾故地重游，造福人间［15］1415。当

然，树精不可见，但“惟有千年老树精，分明知是

神仙过”的题壁诗确实存在过［29］80［30］336。至于题

壁诗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吕洞宾，已无从考证，也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的作者见参天古松而

想到树神，这种联想或是受泛灵信仰的影响③。

关于树神崇拜，林惠祥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

中便有一些介绍［31］293。这种包括植物在内的万

物有灵经草妖、木怪等观念的渲染渐渐向精怪

方向发展。先民对树神敬畏与崇拜的观念源远

流长，乌丙安先生说：“在植物中最直接的崇拜

主要表现在对森林、树木崇拜方面最为突出，

其次是花草、谷物崇拜。”［32］91 王子今先生也发

现秦汉民间对社树的崇拜，使树木“兼有宗教

的权威和宗法的权威的意义”［33］358。魏晋时期

树神的人格化更加明显，出现了能兴风雨的树神

黄祖［34］。唐时人们对森林神的崇拜通常是和山

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称为山林神。而纵览宋人玄

怪小说中关于树神的记载，其人格化形象更为

明显，年寿长久的树木多被塑造为老者形象④。

既然是老者，慈眉善目、脾气温和是其示人的

一贯形象，他们对于人类的初次冒犯还是讲究

先礼后兵，往往先是托梦晓以利害，希望人类

能够幡然悔悟、迷途知返［15］2，154，234-235。若人不

听劝阻，一意孤行，则会触怒树神，招致血光之

灾［15］578-579，938-939，1529［35］187［36］158。从托梦求救、促人

悔悟到树颜震怒、降灾于人，宋人不吝笔墨、近

乎重复的记录关于树神的传说，其目的或是想

向世人灌输因果轮回、生死报应的禁忌观念。

树神于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信仰世界为爱惜

树木、禁止乱伐筑起了一座道德大闸⑤。

与树神出现的时间相似，木怪在秦汉时期

已有记录。王子今先生说，秦汉时期被大量记

录于史册的木妖跟农耕社会关系密切［33］357-369。

魏晋南北朝时期，木怪植物崇拜向精怪化方向发

展，出现许多动物化树木精怪［37］。唐以后人格化

的树木精怪成为主体。唐人诗文笔记小说中有

诸如“杨树精”“橘树精”“松树精”“柳树精”等树

精木怪的记录。宋代以沙木、杉木、桐树、槐树、

皂角、杨树等为原型的沙木怪［38］160、杉木怪［15］305、

桐郎［15］421、槐树精［15］1312、皂角鬼［15］1756-1757、杨树精［15］1804

等也大量活跃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而以草本

植物为原型的花妖、草怪出现的时间较晚，约在

唐以后才大量出现。唐时有杨花、李花等“众花

精”以及蓬蔓等草怪［39］。宋时亦有酴醾妖［35］187、芭

蕉精［15］152、红梅仙［15］374、玫瑰鬼［15］774、菊花仙［15］1572-1573

等花妖与草精。

关于神话，一些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给出

了一些解释［3］530［31］340［40］17。这些神话的定义虽略

有不同，但都在说明神话是在为现实服务，“以

各种方式说明了该社会的行为道德准则”［3］523。

结合神话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到披上神话传说

外衣的宋代植物被附着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反

宋代植物崇拜中的神秘感应与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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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该时社会的一些情况。首先，植物的神鬼

化有了明显的性别归属，树神因其法力高强而

多具男性的阳刚之气，而鬼怪尤其是花草精多

怀女性的阴柔之姿，法力几乎为零，这与古时男

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观念以及宋代较为重

视“男女之别”的伦常规范有关。其次，植物的

神、人、鬼之间，按照能量大小已现强弱之分，神

仍居首位，与其他领域的诸神地位相似，植物的

鬼怪在与人的角力中全面落于下风，即使做些

魅惑凡人的勾当，也被人伐树除根，轻取性命，

可见宋人普遍认为精怪一般没有强鬼那样可

怕，“往往是正面应对或采取某些禳除方法即可

战而胜之”［41］264。最后，前文所举的十余种精

怪，有近一半事例发生在伦理场域中，如因贪色

而亡的杨树精、魅惑少女的桐郎、以色诱人的酴

醾妖、玫瑰鬼、芭蕉精等。事实上，鬼怪本就是

阴暗的代名词，所干勾当令人不齿，人与鬼怪发

生的男欢女爱也定是不伦。所以无论是男人心

猿意马，还是女人寂寞难耐，偷食禁果的下场便

是惙然疲痿甚至一命呜呼。说明宋代国家为维

护家庭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各阶层民众的性

越轨行为进行了规范［42］。

四、宋代植物崇拜的传承与罅隙

植物崇拜的对象虽时有增减，但其观念的

支撑却是一以贯之，即多将植物的变异与妖、怪

相勾连。先秦时期就有人将植物的忽生归为妖

的范畴［43］卷三 100，汉时亦有将植物的更生与变形

定义为木怪的记载［13］131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晋

书》《南齐书》《宋书》中的五行志都会专列一卷

详记木怪或草妖。进入中古以后此类记录更

多，王永平就详列史料说明类似“草妖”“木怪”

在唐代非常普遍。到了宋朝，时人多用“地反物

为妖”来作为论断的结语，如北宋欧阳修便以牡

丹为例，解释了自然物成灾和变妖的区别，而花

卉变异显然属于后者，“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

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

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

而万物之一怪也”［9］3。南宋时，陆游也在描述

“数百房，皆并蒂”的百合花后也发出“乃知草木

之妖，无世无之”的感叹［44］3479。

先秦时期形成的草妖、木怪观念在宋朝继

续影响着时人的吉凶观念。但其中也出现了质

疑的人群，孔平仲以唐朝事例验证“祥瑞之不可

凭也”［45］250，周密则举当朝事例亦在告诫“世有

喜言祥瑞之人，观此亦可以少悟矣”［46］5505。而出

于某种政治目的，人为的假造祥瑞则让时人进

一步看清此类吉凶是无中生有的虚造。似成

“万宋年岁”［20］卷六十五 1417“天太下赵”［20］卷六十五 1418“上

天大国”［19］160字样的木连理被屡次记录应是受

宋真宗时期伪造天书、大兴祥瑞的影响［47］，以此

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做法亦被南宋上层

统治者拿来粉饰太平［20］卷六十五 1417-1418。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有人揣度君意假借植物的奇特现象，

投君所好、寓意嘉祥，只不过碰上不以其为祥瑞

的宋仁宗，并遭其训斥［48］4604。更有人伪造祥瑞，

自造蟾芝，落得欺君罔上，贬官放逐的下场［49］5131。

媚上的伪造、虚假的祥兆使崇拜的幻象破灭。

在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较低，对自然的认

识往往求助于神人（巫术）或神灵（宗教），再加

上先民信仰中实用功利，使得古人极易将自然

界的许多奇异现象与吉凶勾连，并幻想成一个

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对其产生敬畏与崇拜心

理。这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万物有灵意识和灵

魂不灭观念的社会思想基础。植物崇拜孕育的

观念与人们认识自然的过程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

动紧密相连。一旦人类将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自然

崇拜“还原成正常自然运动和力量的认识”［16］63，

这些观念也就势必被打破。从这点来看，对植

物的变异或突生，宋人仍会受前朝观念的影响

而做出趋吉避凶的表现，但更多的是赋予植物

更多的社会属性，用树神、花妖、草怪等神话传

说来反衬社会的种种面相，目的是建构一个有

序的社会。这或是宋代的植物崇拜与前朝的不

同，抑或是当时社会向近代转型的缩影。

结 语

植物与人的交互影响是人类认识、利用和

保护植物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在民族

植物学的视域中植物不仅仅是构成自然界的生

物体，还因对社会结构、群体行为产生某种特别

的生理或精神功能而具有特别的社会和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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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50］。王子今先生曾说：“与树木有关的异象往

往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也透露出值得注意的

社会心理倾向。”［33］358宋人与生活在之前朝代的

人们一样无法完全理解植物世界的种种变异，只

能借助神人（巫师）或神怪来诠释其中的奥秘，从

而在精神层面对植物进行驯化，形成了植物崇拜

的观念基础。弗雷泽解释巫术、宗教、科学依次

出现的原因［51］370-371，实际上就是人类逐渐认识自

然及其所蕴含规律的过程。一旦人们认识到了

其中的逻辑关系，像自然崇拜这样带有宗教意味

的观念则会瓦解，泛着理性思维之光的科学观念

则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借由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向外延展，来

看待源远流长并继续传承的植物世界中的种种

文化景观，“推测文化的起源并解释历史上的事

实及现代社会状况”，我们可以窥探各种自然事

物如何影响古人的精神情感，先民又是如何认

识和理解自然，进而“利用这种知识以促进现代

的文化并开导现存的蛮族”［31］19，最终为当代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家园提供启示。

注释

①本文所考察植物多为观赏类植物，一些蔬菜、瓜果、

菌蕈等植物则不在考察范围之内。②从神话宗教角度

来认知植物，今人学者或著书涉及或专门撰文，参见：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93-99 页。王永平：《论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植物崇

拜》，《唐史论丛》2006年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

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8-373页。王

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3年版，第 362-373页。张黎明：《中国文化中树

木精怪嬗变源流辨析》，《古代文明》2013年第 4期；《魏

晋志怪故事<树神黄祖>的民俗文化阐释》，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4期；《原始信仰中的

植物文化》，选自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天津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议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6-172页。③哈维兰的泛灵信仰与我们所说

的万物有灵较为一致。见威廉·A·哈维兰，王铭铭等

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6
页。马伯英先生也详细论述了原始人万物有灵观念出

现的原因，见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8页。④此较为符合人类学学者

对自然物神话性质的概括。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第 341页。⑤这种砍树活动引发

树神震怒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或具有文化

共性。见 J.G.弗雷泽著，耿丽编译：《金枝——巫术与宗

教之研究》，重庆出版社 2017年版，第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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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rious Induction and Myth in Plant Worship in Song Dynasty

Guo Youwei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 and plants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into flowering plants in the song dynasty, form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the planting industry,
some grass, woody plants such as peony, chrysanthemum, peony varieties out more, planting area expands unceasingly,
also contact with people’s daily lif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lose, this can be seen as poet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 material a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ets in the plant mutation is used to predict good or ill luck, to
express the world peace, peaceful period, such as value orientation, as one of the crazy legend genie plant is sung
people endowed with personality, let its generation sets, reflect the social various faces, construct an orderly society, this
can be seen as poets to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hroughout the Song dynasty, the two
aspects were parallel to each other and did not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if the worship of plants in the
spiritual aspect is excessively overused, and some undesirable phenomena such as the tendency to love and cling to
power, the cost of people and money appear,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thinking formed at the material level will stand
out, critici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actice and pierce the illusion of worship. By re-examining these cultural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ideology of the folk society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song people, and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nature.

Key words: Song dynasty; plant worship; plant culture;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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